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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中美新型
大国关系建构

刘建飞１　 谢剑南２

（１．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２．青岛大学，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７１）

摘要： 中美两国是全球治理体系的两个关键角色，在其变革过程中负有特殊责任。 中美两国在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既有合作机遇也有结构性矛盾。 中美关系的走势不仅直接影响两国政治

经济发展，也深刻影响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与进程。 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

构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良性互动，既有助于中美关系发展，也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关键词：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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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共中央党校创新工程项目“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
作者简介：刘建飞（１９５９—），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战

略、中美关系；谢剑南（１９７５—），男，湖南娄底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政治文化与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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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全球治理面临诸多新情况。
一方面，国际体系的力量对比格局出现重大变

化，一大批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兴国家成为国际

体系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在国际事务中的发

言权日益增强，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也

不断提升，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在金融危机后

复苏缓慢，整体实力比重下降，主导全球事务的

能力与地位在相对弱化。 另一方面，全球性问

题日益突出，传统安全问题仍困扰世界，非传统

安全问题愈发凸显，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再
国家化、贸易保护主义、自贸区碎片化、社会发

展及分配不公等趋势愈发明显，不确定性风险

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焦虑不安。 在应对繁多且

日趋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时，以往传统全球治理

机制“已经失去前进的动力”①，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成为必然要求。
中美两国无论从综合国力还是发展潜力来

看，都是世界一流大国，同时两国因迥然相异的

制度特性、发展模式、行事风格，对世界发展和

全球治理影响巨大。 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体

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建构“不冲突不对

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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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在新时期相处之道的积极探索，也是全球

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内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发展意义。 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大国在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负有的特殊责任、中美两

国在其中的合作机遇和结构性矛盾，以及如何

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与全球治理体系变

革的互动。

一、大国在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

变革中负有特殊责任

　 　 全球治理体系演进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治理

行为体多元化，但各类行为体的能力和责任差

异不可能消除。 由于大国拥有强大的政治、经
济、军事和科技实力，因此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

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大国就像歌剧院中的首席

女主角，在国际舞台上的进进出出都惊天动

地。”①大国参与全球治理，不仅为解决全球问题

提供了强大推动力，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解决

问题的合法性，也使共同达成的协议具有了较

高执行力。 大国在追求国家利益和价值目标的

过程中，为了自身利益与权力诉求参与全球治

理，本身也是一种体系结构上的建构，因此，在
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史中，“正是那些大国崛

起、成长、威震一方、相互争夺、相互妥协、前赴

后继、此起彼伏的历史，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主要

脉络。”②就目前态势来看，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

变革的关键主角依然是大国，换而言之，大国在

当今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负有特殊的责任。

１．１　 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

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

展问题。 和平问题主要是安全问题，发展问题

主要是经济问题。 冷战后，国际体系发生了深

刻变化，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各国政治经济

发展不平衡现象加剧，全球化在使世界更加相

互依赖的同时，也使世界更容易受到相互制约，
大国在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的变革中发挥着关

键作用。
大国是全球安全治理的主导力量。 安全包

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方面。 其一，大
国在维护传统安全时发挥重要作用。 传统安全

是指“国家的主权、领土、政治体制等处于一种

不受威胁的状态”③，主要维护手段就是国家实

力特别是军事行动。 对于大国来说，通常是通

过强大实力自助，有时也通过均势、结盟的方

式。 对于小国来说，主要有四种方式维护传统

安全，一是依附大国并与大国结盟寻求保护，二
是加入特定集体安全组织，三是寻求非对称平

衡手段达成某种微妙均势，四是成为国际公认

的中立国家。 冷战后，大国在促进全球传统安

全治理、制止国家间冲突和战争过程中，发挥了

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例如柬埔寨问题，越南

于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入侵柬埔寨后，东盟作为地区组

织介入并做了大量斡旋工作，于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在

纽约发起 ７９ 个国家代表参加的柬埔寨问题国

际会议，但囿于大国苏、中、美的复杂关系，斡旋

无果并长期陷入僵局；此后，东盟又于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和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两次牵头拉越南和柬埔寨国内

四方主要势力举行了雅加达非正式会议，但仍

无力促使各方达成协议，至此，东盟十多年“地
区问题地区解决”④的努力与希望已然落空；其
后，安理会“五常”开始介入，１９９１ 年 ９ 月，巴黎

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以“五大国框架协定”为基础

的终止柬埔寨冲突的和平协议，“这实际上是五

大国在冷战后以大国协调的方式进行的第一次

区域安全治理”，彰显了大国在地区传统安全问

题上的重要作用。 其二，大国在应对非传统安

全问题时发挥着重要作用。 非传统安全问题是

指“非军事性灾难和全球性问题成为国际社会

８４

①

②

③

④

［美］法里德·扎卡利亚著，赵广成、林民旺译：《后美国

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
第 １０９ 页。

赵英著：《大国天命———大国利益与大国战略》，经济管

理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２７ 页。
蔡拓、杨雪冬、吴志成主编：《全球治理概论》，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３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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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①，如恐怖

主义、核扩散、网络安全、气候环境、跨国犯罪、
公共疾病等。 这种安全问题无法以大规模军事

行动方式解决，只能主要依赖外交、制度、科技、
文化、人力、教育等资源进行治理。 大国因为拥

有全面强大优势而成为非传统安全治理的主要

力量。 例如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冷战后，全球应

对气候变化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为 １９９０—１９９７ 年，以《京都议定书》为界，第
二阶段为 １９９８—２００９ 年，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

为界，第三阶段为 ２００９ 年到现在。 第一阶段属

于泛泛而论时期，既无共同明确目标也无可行

举措；第二阶段由于美、中、印等大国未有效参

与进程，实际上属于“空心化”阶段；第三阶段中

美等大国积极参与并相互协调合作。 中美两国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签署《气候变化联合声

明》，“这一联合声明基本上为下一年将要召开

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巴黎）扫清了障碍”，②

产生了强大示范效应和连锁效应，极大地推动

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其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在中、美、法、印等

大国积极合作和推动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的 ２００ 个缔约方一致成功通过《巴黎协

定》，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２ 日，《巴黎协定》由 １７５ 个国

家正式签署。 特朗普（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政府宣布

退出《巴黎协定》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正说

明大国的作用不可替代。
大国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角色。 冷战期

间，全球经济发展被人为割裂，难以形成全球统

一的规则、贸易、市场，妨碍了世界经济蓬勃发

展。 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相对和平稳定，全球

化、经济一体化、自由贸易深入发展，大国以其

强大实力和影响力，在市场规模、规则制定、金
融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协调作用，
有力地引领并推动了全球经济与贸易的蓬勃发

展，促进了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与发展。 与

此同时，世界经济在发展中也遇到了障碍和挑

战。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已发生了四次

较大的金融危机，分别是欧洲货币体系危机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 年）、墨西哥金融危机（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年）、全球金

融危机（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 每次危机爆发后，无
论爆发的原因如何，在关键时候都是相关大国

调整政策，才促使世界经济逐步走出危机。 尤

其是为了更好地应对 ２００８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

海啸，原本由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的 Ｇ２０ 国际

经济合作论坛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升格为 Ｇ２０ 领导

人峰会。 由于 Ｇ２０ 囊括了全球几乎所有重要发

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其成员人口占全球的 ２ ／ ３，
国土面积占全球的 ６０％，贸易额占全球的 ８０％，
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 ９０％，使其在国际上拥

有强大实力和巨大影响力。 在 Ｇ２０ 的积极运作

下，经过广泛协商和政策的持续出台，逐渐推动

全球金融危机走出低谷。 与之相应，“Ｇ２０ 的机

制化也因此成为应对危机触发的全球经济治理

改革的一个起点，更代表了全球治理改革的一

种正确方向。”③如今，随着议题范围的扩大和功

能的强化，“Ｇ２０ 有可能改变地缘政治格局，打
破以条约形式结成的组织，为全球化外交引入

更多灵活性。”Ｇ２０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中产生的新平台，已经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

的重要平台。
纵观大国参与全球治理并发挥重要作用，

其兴趣意愿与合作动力较高的原因主要在于三

个方面。 第一是客观原因，各种全球性问题层

出不穷又难以解决，如气候问题、恐怖主义问

题、核安全问题和走私贩毒问题等，客观上需要

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的通力合作，同时这也是

大国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是主观原因，各大国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仅有利于维护

自己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也有利于彰显自

身的大国身份、地位和存在感。 第三是连带原

因，有些国际热点与难点问题，最初只是区域性

９４

①

②

③

吴志成、朱丽丽：“当代安全观的嬗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

安全比较及其相关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
第 ５２ 页。

李志青：“大国治理：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新常态”，《社
会治理》，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０ 页。

王国兴、成靖：“Ｇ２０ 机制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国
际展望》，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第 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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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局部性的，但是随着局势和情况变化，原来不

相关的大国也可能被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其中，
最后使得大国进行干预的政策和行动成为解决

问题的关键。

１．２　 大国关系决定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式与

趋势

　 　 冷战后，全球性问题的涌现及复杂化，没有

一个大国能够单独应对，也没有一个大国能独

善其身，传统大国关系已经难以应对全球治理，
以致形成了“治理成果失效、治理手段失灵、治
理方向偏差”①的治理困境，因而必须突破并超

越传统意义的大国关系，建构以共同利益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的多维立体关系，唯有如此才能

有效推动全球治理。 赫德利·布尔 （ 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认为，“大国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维持国

际秩序：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运用自己的超

群实力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将左右整个国际社

会的事务。”②

有效的全球治理必须以相对和平稳定的国

际秩序为前提，这取决于大国是否合作以及如

何合作。 温特（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ｅｎｄｔ）指出，“一定时

期的国际秩序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主要大国

在核心观念上能否达成和保持一致、默契或必

要的妥协。”③实际上，大国不仅在维护国际秩序

方面有重要责任，自身在全球治理中也负有直

接重要责任。 有学者指出，“全球治理首先就是

要治理人类自身的行为，而拥有巨大实力的大

国和强国首先要担当治理的首要责任。”④国际

社会越来越认识到，“在未来，世界将会继续融

合，彼此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国际合作将比过

去更为重要。”⑤显然，面对诸多全球问题的挑

战，大国必须进行合作共治，建立良好的大国协

调关系。 在和平时期，经济财富的持续累积增

量会带来权力增量，而获取利益的最有利方式

已经发生改变，不再是如何去强取，而是如何更

好地合作。 “对各大国而言，面临的挑战不是如

何缩小他国财富增值的空间，而是如何管控与

他国的矛盾与分歧、借助他国财富增值的机遇

实现自我财富更大增值。”⑥概括来看，大国合作

及如何开展合作，已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方

式与趋势的决定性因素。
大国合作的主要形式就是相互协调，共同

商定各国不应该干什么和应该干什么。 本杰

明·诶德里顿（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Ｌ． Ｅｄｅｒｒｉｎｇｔｏｎ）认为，
大国协调机制对全球治理是非常有利的，他指

出，“冷战后世界政治中存在一个初始的大国协

调机制。 尽管过去两个世纪中的均势政策在国

际政治中占主导地位，但这种协调机制显得更

为经济和更为有效。”⑦显然，这种大国协调机制

将会长期存在，因为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只有

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才能有助于诸多全球性问

题的解决，它们有着其他非国家行为体无可比

拟的优势。”⑧“二战”后，基于对战争的反思及

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当时的大国即美、苏、英、
法、中五国通过相互协调，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

心的国际安全与发展协调机制，实际上就是以

大国协调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机制。 这个机制自

战后以来屡屡在国际重大安全事件中发挥关键

作用。 现在这种大国协调机制仍然是当前国际

安全的基石，大国也仍然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方式与趋势的操盘手。 在大国协调的驱动下，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将依据权力分散与权力转移

的逻辑，主要以大国推动、多行为体协调合作的

治理方式来进行，其趋势将是逐步形成大国协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刘斐、王建华：“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全球治理理念”，新华

网，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２０１５－１０ ／ １４ ／ ｃ＿
１１１６８２４０６４．ｈｔｍ。

［英］赫利德·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

治秩序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６５ 页。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

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４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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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机制约束、多方参与的全球善治模式。 有学

者认为，“国际治理的理想情境是世界主要大国

之间能够实现联合、稳定、长久的合作，共同为

国际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比如稳定的安

全、经济秩序和危机治理，‘大国协调’是实现这

种理想的有效途径之一。”①总体上，大国协调的

意义在于把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都置于大国关

系的关注之下，从而有利于增强治理的合力和

效果。 否则，解决问题的难度陡然增大，甚至很

难有解决的希望。

二、中美在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

变革中的合作机遇

　 　 伴随全球化快速发展，世界各国已经成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与共的整体，世界各

国日益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利

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客观地说，大国冲突

和战略对抗并非大国宿命，中美关系的历史表

明，中美斗则两伤、和则两利，合作是中美两国

的最好选择。 巴里·布赞（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认为，
中美关系已经“具有相对均衡的权力分布、高度

一体化和相互依赖的特点”。② 中美两国合作的

生命力在于合作本身是最大收益方式，这为中

美在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变革中进行合作提供

了重要机遇。

２．１　 全球治理需要中美合作

人类有强大的一面，也有脆弱的一面，在面

对大规模战争、地质灾害、极端天气、环境污染、
重大瘟疫等灾难时，人类往往脆弱不堪。 欧洲

历史上众所周知的黑死病是一种突发性的重大

公共疾病，它曾经在 １３４８ 年到 １３５２ 年间，几乎

肆虐整个欧洲，短短 ４ 年间断送了欧洲三分之

一人口，死亡人口总计约达 ２ ５００ 万。 地球是人

类共同的家园，但人类活动已经深深影响到地

球可供人类共同生存的条件。 在全球变暖方

面，存在南北极冰川融化、全球海平面上升、降
水重新分布引发更多极端天气灾害、农作物生

长纬度大幅北移等灾害。 在地球生态环境系统

方面，全球海洋、森林、湿地三大生态系统的组

成结构、物种分布、能量转换、物质循环等，都已

不同程度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例如，当前地

球表面有超过 ４３％的土地分布在干旱地区，而
且全球沙化还以每年 ０．５ 万～０．７ 万平方公里的

速度扩展，全球两百余个国家中，有 １１０ 多个国

家深受土地荒漠化之害，另外，从 １９９０ 年以来，
全球森林面积以每年 ５ 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减

少。 这些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各国需要

密切合作治理的问题。 “实际上，人类共同利益

与国家利益是密切相关的。 在当今世界，大国

应当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

益时兼顾人类共同利益。 在维护人类共同利益

上进行合作，实现全人类的共赢，这是大国进行

合作理念培育的一个重要方向。”③在当今全球

化时代，一国范围内的事情，往往会很快转变成

全球范围的事情，最近的例子是 ２０１４ 年西非的

埃博拉病毒、２０１５ 年拉丁美洲的寨卡病毒等重

大公共疾病的大规模爆发，一度引发了全世界

恐慌，唯恐避之而不及。
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性大国，都有责任和义

务来加强合作，推动全球问题的缓解或解决；与
此同时，也只有中美这样的大国，才具备利用和

调配自身人才、技术、资金和资源的优势，引导

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提升全球治理的能力。 虽然

中美两国在诸多领域存在差异和分歧，但作为

全球治理领域的两个关键角色，对世界和平与

发展肩负重大责任，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负

有历史使命。 中美已经在合作的基础上达成了

一系列共识，双方认识到，“两国能够在利益一

致的领域开展富有成果的合作，同时在有分歧

的领域管控好有关问题”“加强在有关地区热点

问题和全球性挑战上的协调与合作，同国际社

会一道，推动有关问题的妥善解决，为促进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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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稳定、繁荣发挥积极作用。”①虽然美国出

于自身利益，一直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军事以

及精心构筑的同盟体系等手段，极力维护“美国

治下的和平”———即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但随

着中国等国的崛起以及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
美国在全球诸多事务中日渐感到力所难支，不
得不重视借助中国等新兴大国来维护自身利益

和现行国际秩序。 正如戴维·赫尔德（ Ｄａｖｉｄ
Ｈｅｌｄ）所指出的，“美国比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

更趋向于支持大国协调……一方面，因为美国

致力于维持现存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美国认

识到自己的权力地位已经衰落，需要同新的大

国进行合作。”②在“９·１１”后的第二年，美国在

２００２ 年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中就写道：
“国际社会建立大国和平竞争而非持续备战的

世界的最佳时期已经降临。”③此后，美国领导全

球的战略虽然经历了一些调整和变化，但总体

上还是坚持大国合作战略。 在 ２０１５ 年版《国家

安全战略报告》的结论中，美国明确提出：“尽管

在经济等领域存在竞争，但我们将继续同既有

大国和正在崛起的大国合作，以推进我们共享

的安全并保卫我们共同的人类。”④中国也在很

多场合呼吁加强大国协调合作。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

出：“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

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建构总体稳

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⑤可见，中美两

国出于客观需要和理性立场，都表达了大国合

作的愿望，这为打造全球利益共同体、完善全球

治理构筑了思想基础。

２．２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蕴含中美合作新机遇

全球治理不是一种静态治理，而是一种动

态治理，其进程必然伴随治理体系变革，然而，
变革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对原有体系的调整

和改进。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确存在不合理与

不公平之处，但仍是世界各国所能依赖与指望

的体系。 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Ｋｅｏｈａｎｅ）
认为，其答案在于“维持现有体系所需要的条件

比创建它们时低”。⑥ 事实上，“目前由美国和西

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虽然不尽如人意，有待进一

步完善，但各大国大体可以在这一体系中活动，
通过合理竞争实现基本的安全与发展利益……
没有一个大国游离于这一体系之外，更没有一

个大国愿意采取反体系立场。”⑦因此，依赖并改

进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仍是时代的最佳选择，
“我们有必要摒弃全球治理‘改头换面’ 的观

点———这种大变革只会源于重大全球冲突。 实

际上，我们应该致力于尽可能地发挥当前体系

的功用。”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基础上变革，最
显著的益处是可以带来和平稳定，这自然给中

美全球治理合作带来新机遇，对此可从不同理

论视角来分析。
现实主义虽然强调权力斗争，但也承认合

作是获取权力的重要途径。 一方面，现实主义

认为，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民族国家仍

是国际政治中的基本组织单位”⑧“国家的根本

目标是加强自身的权力与安全”⑨。 汉斯·摩根

索（Ｈａｎｓ Ｊ．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指出，“国际政治，像所

有政治那样，是争取权力的斗争。”但是另一方

面，现实主义也强调，权力实际上难以量化，十
分模糊，国家利益也具有不确定性，在不同领域

具有不同价值属性，在不同时期也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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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基辛格（Ｈｅｎｒｙ Ａｌｆｒｅｄ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认为，现
实政治意味着要“将外交政策建立在对权力和

国家利益的计算上”①，在当今世界，霸权变得非

常难以接受，包含着政治不正确，这就使得“均
势可能成为建立或维持秩序唯一的也是最佳的

路径”②。 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如果中美两

国携手合作，就国际安全、经济贸易等全球问题

和各自关心的问题，形成中美双方都认可的合

作模式，“就重要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可以共

同办成一些大事。”③中美在谋求各自利益的同

时也兼顾对方期待，则各自利益都较易得到保

障。 反之，如果两国忽视这种合作本身就是机

遇的事实，在政策与行动上我行我素，唯利是

图，一味强调零和博弈和利己收益，不仅会阻碍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给世界带来麻烦，自身利益

也将难以保障，甚至付出不必要的高昂代价。
例如，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中拥有

一票否决权，其曾长期抵制扩大人民币在 ＩＭＦ
中的权重比例，但美国最终在 ２０１５ 年底同意人

民币纳入 ＳＤＲ，并且权重占 １０．９２％，人民币从此

超越日元和英镑，成为继美元和欧元之后的第

三大储备货币。 实际上，人民币 ＳＤＲ 权重扩大

后，明显有利于缓解美元升值压力，有利于降低

人民币大幅贬值给世界带来的风险，有助于美

国国内制造业复苏，也有助于缓解美国无法提

供足量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窘境，从而实

际上巩固美元的龙头地位。 所谓的权力并不是

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既有时间范畴，也有空间

范畴。 在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

立和成长过程中，美国最初不屑一顾，甚至全力

劝阻盟国不要加入，但都无果而终。 美国前财

长萨默斯（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Ｓｕｍｍｅｒｓ）对此表示：“美国

政府未能成功劝阻盟国加入亚投行这一事件，
或将成为美国丧失全球经济体系担保人地位的

标志而载入史册。”④尽管亚投行“朋友圈”越来

越大，但中国对美国始终展现出开放合作姿态，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出访美国时明确表示：“亚投

行不应成为中美之间的一个分歧点，而应成为中

美合作的平台。”⑤随着美国日益面临被排除在

亚洲如火如荼的基础设施建设大潮之外的风

险，美国的态度不得不发生微妙变化，不断展露

出积极合作的姿态。 美国有识之士认识到拒绝

加入亚投行，“在政策和执行上是双重错误”⑥，
“美国已准备好欢迎中国倡议的亚投行”⑦。

自由主义理论表达了相信人类能力的乐观

主义，相信累积性进步的可能性，相信各种相互

依赖的体系性力量作用。 自由主义认为，“人类

能够改善所处的道德和物质条件”⑧，“寻求在国

际关系领域建构秩序、自由与宽容的价值观”⑨。
自由主义还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全球相互依

存、经济技术合作正逐渐占据国际关系的主导

地位”，而且，“相互依存随着大量人口、工业化

以及对资源需求的增长而增长”，因此，自由主

义认为建立基于合作的全球治理机制，有助于

国家利益的实现。 当前的中美关系是一种高度

相互依赖的关系，以经济领域为例，据中国商务

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中美贸易额从 １９７９ 年的 ２５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５ １９６ 亿美元，３８ 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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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了 ２１１ 倍；中美服务贸易额已超过 １ ０００ 亿

美元，美方对华保持顺差。 同时，中美双向投资

迅猛增长，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双向投资已累计超

过 １ ７００ 亿美元。 另一份数据显示，仅在 ２０１５
年，美中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就为美国创造了

约 ２６０ 万个就业岗位，为美国经济增长贡献了

２ １６０ 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２％。①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华时表示：“美中

合作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对解决当今世界重

大问题也十分重要。”②目前中美之间建立的一

系列双边合作机制，为两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

革中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促进全球善

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同时，这种良好的双边

合作机制本身也为未来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虽

然自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 ２０１６ 年以来，
美、英等一些主要西方国家有从自由主义和世

界主义立场退缩的迹象，出现了逆全球化、贸易

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浪潮，如英国脱欧、美国

特朗普总统执意退出 ＴＰＰ 和修建美墨边境隔离

墙等，美国甚至明确打出了“美国优先”旗号，但
是，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重要的大国，中美关系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合作前景仍

然是光明的。 中国在 ２０１３ 年底提出“一带一

路”倡议后，美国曾抱有相当大疑虑，一方面，美
国早前曾提出过“新丝绸之路”计划，但始终不

温不火，毫无起色，美国担心“一带一路”会完全

覆盖“新丝绸之路”；另一方面，美国国内一些智

库和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或中国版再平衡战略，是为了应对美国的牵制

并打造自己的势力范围。 但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中国

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美国态

度从疑虑、抵制、观望出现重大逆转，在峰会开

幕前不到 ４８ 小时，不仅派出美国总统特别助

理、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马修·波廷

格（Ｍａｔｔｈｅｗ Ｐｏｔｔｉｎｇｅｒ）率团前来参会，并且由美

国驻华大使馆和美国企业共同成立了专门的

“美国‘一带一路’工作小组”，作为协调中美基

建合作的平台。 由此可以看出，中美两个大国

尽管分歧不少，然而两国合作机遇始终存在，双
方都认识到，“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选择，

共赢才能通向更好未来。”③

建构主义认为，在世界政治行为体和结构

之间，存在着相互构成的关系，施动者造就结

构，结构也建构施动者。 建构主义相信，看待国

际体系和国际行为体的互动必须从整体主义出

发，“权力的产生和使用必须以某种具有主体间

意义的规范为背景”④，“利益是通过社会互动建

构起来的”⑤，社会结构是行为体互动与建构的

结果，而且施动者与结构的互动建构不止是相

互的，也是反作用的。 亚历山大·温特指出，
“建构的作用既存在于宏观层次，也存在于微观

层次。”⑥如果中美两国能继续通过双方的良性

互动，提高战略互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不
仅有利于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两国的

利益也会因此得到螺旋式上升。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中美共建立 １０２ 个对话合作机制，涵盖政

治、经济、军事、环境、文化、教育、反恐、能源、农
业等各个领域。⑦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中美已有

４８ 对友好省州和 ２００ 多对友好城市；中美每年

人员往来超过 ５３２ 万人次。 美国每 ３ 名留学生

里就有 １ 人来自中国。⑧ 两国如此深度交融蕴

含着无穷的合作机遇，双方关系也正处在“前无

古人、后启来者”的关键时期。 在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进程中，中美可以通过具体的机制性、协同

性、议程性、项目性和选择性合作等形式，在全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于佳欣：“商务部披露中美贸易‘家底’：３８ 年‘买卖’增

长 ２１１ 倍”，新华网，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９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１７－０１ ／ １９ ／ ｃ＿１１２０３４７４６６．ｈｔｍ。

李伟红、杨迅：“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同②。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Ｖ． Ｋｒａｔｏｃｈｗｉｌ， Ｒｕｌｅｓ，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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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

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２１４ 页。
刘长敏：“中美双边对话合作机制知多少”，《世界知识》，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５８ 页。
赵新宇、吕晓红：“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即将举行 美

国政界学界高度期待”，国际在线网，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ｃｒｉ．ｃｎ ／ ２０１７０９２８ ／ １ｂｅ２ｅｃｃａ－ １７ｆ８－ ４ａ５ｄ－ １５７ａ－ｅｄ３９６６９ｃ９８６５．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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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范围、地区层面和双边层面进行有效合作，以
此带来和平、稳定、发展、繁荣，造福两国和世界

人民。 在习近平主席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访美并与特朗

普总统首次会面后，中美启动了中美经济合作

“百日计划”，在中国进口美国牛肉、美国进口中

国禽肉等重要问题上取得了前期成果，“在百日

计划取得切实进展的基础上，双方还将着手讨

论中美经济合作一年计划。”①建构从来都是相

互的，也是彼此影响的，只要中美双方秉承合作

共赢理念，不断累积战略互信，假以时日，一定

会有更多收获，更多合作成果。
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社会主义国

家，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维护全人

类共同利益，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坚信历史的进步性，坚信人类社会

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认为各民族越来越紧密的

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将把人类命运紧紧联系在

一起。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

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

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

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

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

了。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

此。”②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从历史维度和人的

本质出发，从政治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来把握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探究国际关系的形成和变迁，
认为 “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③，强调

“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④。 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中国一直关注全人类的利益和命运。
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

政党。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⑤中国《宪法》（序言）
明确载明：“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的” “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

济、文化的交流”“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
“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

力”。⑥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社会发

展日新月异，也越来越与世界形成紧密联系的

利益共同体。 例如，２０１６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

额达 ２４．３３８ ６ 万亿元（约合 ３．６６４ ０ 万亿美元），
全年旅客运输总量达 １９２ 亿人次，民用汽车保

有量达 １．９ 亿辆，移动电话用户达 １３．２ 亿户，完
成快递业务总量达 ３４９．３ 亿件；⑦２０１６ 年，中国

全年出入境人员达 ５．７ 亿人次；⑧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中国已与 １７５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世

界各地有驻外使馆、总领馆和使团（处）达 ２８３
个。⑨ 这表明，在当代中国，一方面，个人日益成

为现代意义的独立经济体，从而在根本上大大

促进了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另一方面，不断拓

展的共同利益及面临的共同挑战，则蓄积起中

国与世界深度融合的巨大力量。 这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时代实践，显
示了“新社会”的精神特质与价值追求，彰显了

中国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正当其

时。 无疑，这将有助于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

世界各国营造更全面的合作机遇，开辟更广阔

的共赢空间。

三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中的结构性矛盾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必须在现有治理体系基

础上进行。 美国尽管是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霸

权国，但美国对全球治理的态度，显然也受到各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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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张慧中：“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达成早期收获”，《人民

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３ 日。
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

版，第 ３１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３９４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版，

第 １９ 页。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

版社，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４６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政府网，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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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２０１６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中国政府网，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８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ｔｊｓ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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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因素的制约，主要有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

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要求、全球性问题

复杂多变、国内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① 事实

上，美国参与全球治理，其超级大国地位和全球

霸权国身份决定了其主要作用就是为国际社会

提供公共产品，继续为国际体系和其他行为体

提供“搭便车”的空间和机会，从而使美国在维

护霸权地位及获取利益的同时，既面临必须分

享与让渡部分权力的局面，也面临增加成本垫

付和财政负担的情况，这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

理查德·哈哥特（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ｉｇｇｏｔｔ）所认为的一

种状况：“由于决策者难以区分国内与国际事务

的界限，也不能很好协调国内政府管理与全球

治理的关系，因此，与全球化相关的权力结构变

化使美国对全球治理产生负面印象。”②所以，美
国对全球治理的态度实际上是矛盾的，正如雷

勒·伯曼（Ｒａｉｎｅｒ Ｂａｕｍａｎｎ）所认为的，一方面，
美国是推动全球治理的主要动力，在诸多领域

的治理中发挥示范效应；另一方面，美国又极力

反对违背其国家利益的治理形式，从而成为制

约和阻碍全球治理发展的重要力量。③ 中国作

为迅速发展的新兴国家代表，在全球治理中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显然，中美两国在全球

治理体系变革上既存在合作机遇和空间，同时

也必然存在着结构性矛盾。

３．１　 当前权力体系结构：“一山难容二虎”

国际权力结构是全球治理体系存在与变革

的基础。 在国际体系内，中美有形成“一山二

虎”的趋势，因而两国能否相容、如何相容，是当

今国际社会瞩目的大事。 第一，两国在诸多方

面截然相异，谁也不服谁，谁也治不了谁，从而

有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在世界各地，中
美两国都存在并都在争取自己的利益，尽管都

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有所期盼，也有所合作，但
显然又都各有想法、各有战略、各有行动，双方

的政治互信、安全互信有限，任何一方的行动可

能都会引起对方的警惕和相应的反应。 第二，
美国在“二战”后就通过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

实力和盟国体系，形成了以美国为单中心的“原

则化了的霸权”④体系，美国通过建立和巩固霸

权，“成为国际体系中的收租人，垄断着国际财

富和资源的分配，进而实现了自身利益和价值

偏好的最大化。”⑤美国迄今显然没有意愿主动

放弃这种“收租人”的单中心身份，始终保持着

对权力转移与权力扩散的高度警惕。 第三，中
国作为新兴大国，以迅速积累的经济实力成为

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中国没

有取代美国霸权的意愿，但中国有自己的传统、
利益、原则和抱负，而且中国的巨大体量摆在世

界和美国面前，若美国无法确定中国的战略走

向和国际动机，难免会认为中国将挑战美国霸

权地位，势必进行围堵、遏制甚至找上门来直接

较量。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布莱克威尔

（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ｌａｃｋｗｉｌｌ） 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

究员阿什利·特利斯（ Ａｓｈｌｅｙ Ｊ．Ｔｅｌｌｉｓ）的一份联

合报告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值得注意的竞争者

而非合作伙伴，过去数十年来，美国试图拉中国

融入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对华大战略，实际上

损害了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和全球优势地位，
美国的新战略应该是寻求有效策略平衡中国崛

起。⑥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 （ Ｄａｖｉｄ
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也认为，当前中美是竞争大于合作

的合作式竞争关系（Ｃｏｏｐｅｔｉｔｉｏｎ）。⑦ 值得注意的

是，美国国内各界持此类观点的人并不在少数，
他们一方面认知到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并且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杨娜、吴志成：“欧盟与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比较”，《欧
洲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第 ６４－６５ 页。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ｉｇｇｏｔｔ， “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ＳＧ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３４ ／ ０４，２００４，ｐ．３０．

Ｒａｉｎｅｒ Ｂａｕｍａｎｎ， “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Ｅｍｐｉｒｅ，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６ｔｈ Ｐａ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ｕｒｉｎ，２００７，ｐｐ．１２－１５．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ａｙｎｅｓ，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４，Ｎｏ．３，１９９７，ｐｐ．３１－３６．

刘世强：“霸权依赖与领导国家权势衰落的逻辑”，《世界

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第 ４１ 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Ｂｌａｃｋｗｉｌｌ ａｎｄ Ａｓｈｌｅｙ Ｊ． Ｔｅｌｌｉｓ， “ Ｒｅｖｉｓｉｎｇ Ｕ． Ｓ．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７２，Ｍａｒ． ２０１５，ｐｐ．１－２１．

Ｄａｖｉｄ 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 ｅｄ．，Ｔａｎｇｌｅｄ Ｔｉｔａｎ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ｎｈａｍ，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Ｉｎｃ．，
２０１３，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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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中国的合作中，确实能带来巨大合作收益，
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

度上抵消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已经触及了美

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因而更加警惕中国崛起所

带来的全球性影响。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美国

白宫发布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其中有 ３３ 次提及中国，明确将中国身份

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挑

战了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试图削弱美国

的安全和繁荣。”①报告同时也把“修正主义大

国”的中国和俄罗斯列为当前美国三大威胁之

一。 ②这说明，美国对维护自身全球霸权地位非

常在意，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美
国既有焦虑感又有紧迫感，这可能促使美国趋

向于采取更为保守主义的立场和政策，从各个

方面对中国加以防范和牵制，从而试图继续保

持并尽可能延长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 一般而

言，在国际体系内，美国作为守成大国与中国作

为崛起大国，两国之间的竞争与摩擦不可避免，
因而世界普遍担心中美难以友好相处，从而陷

入“修昔底德陷阱”，给世界秩序带来颠覆性破

坏。 虽然“修昔底德陷阱”是基于过去国际关系

史的经验预测，中美双方也认识到，在全球化时

代，谁也承担不起两国冲突带来的危险后果，宽
广的太平洋应能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的友好合

作发展，但是毕竟能否跨越这个陷阱还是存在

不确定性的。

３．２　 国家意识形态：“针尖遇麦芒”

国家意识形态是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思想

基础，一直影响着国家间关系。 中美在全球治

理体系变革上的合作与斗争态势，不可能不受

意识形态的影响。 冷战后，中国成为快速发展

的最大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则是西方资本主

义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两国在意识形态、人权问

题、发展模式和大国抱负等方面迥然有别但又

难以相互认同。 尤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制并存，资本主义占主

导地位，这是当今时代的事实。”③美国学者阿

伦·弗里德伯格（Ａａｒｏｎ Ｌ．Ｆｒｉｅｄｂｅｒｇ） 认为，冷战

后美国对华政策大体上秉持了接触加制衡的策

略，寄希望于“改造”中国的愿望落空，当今中国

发展并没有按照美国的设想转型，国家政权始

终牢固地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美中之间的

意识形态分歧没有任何改观。④ 这一认知不仅

在美国学界颇有市场，在美国政府的官方表态

中也屡有所见。 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就认为，“数十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根植于

相信支持中国兴起与融入战后国际秩序能促进

中国自由化。 但与我们期望相反的是，中国却

以他国主权为代价扩大了自己的权力。”⑤为此，
美国对中国在全世界正常拓展的经济活动和人

员往来，通常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的，认为中

国不仅通过日益壮大的硬实力不断拓展全球影

响力，也在通过持续累积的软实力提升中国的

国家形象。 不仅如此，近期，美国国家民主基金

会还专门针对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创造出“锐实

力”（Ｓｈａｒｐ Ｐｏｗｅｒ）这个新术语，认为中国在通过

投资、贸易、捐赠和文化活动等方式“影响有影

响力的人”，以帮助中国干预当地社会甚至控制

国外舆论。⑥ 虽然这种观点看起来未免有些风

声鹤唳，但也反映出美国及其他西方大国在意

识形态上的高度敏感性和戒备心态。

７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
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Ｄｅｃ．２０１７， ｐ．２．

同①， ｐ．２５。
娄本东：“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湖

湘论坛》，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４ 页。
Ａａｒｏｎ Ｌ． Ｆｒｉｅｄｂｅｒｇ， Ａ Ｃｏｎ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

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Ｍａｓｔｅｒｙ ｉｎ Ａｓ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Ｗ．
Ｗ．Ｎｏｒｔｏ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１２，ｐｐ．４９－５１．

同②。
“锐实力”（Ｓｈａｒｐ Ｐｏｗｅｒ）是华盛顿的国家民主基金会针

对中国影响力的新形态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新词。 英国《经济学

家》杂志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６－２２ 日这一期刊发《锐实力：中国影响

力的新形态》（Ｓｈａｒｐ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的

封面文章，分析中国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德国等的影响力，
提出西方应保持戒心。 文章提到，相对于“软实力”（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是
利用文化和价值观的诱惑力来为一个国家增添国家力量，“锐实

力”主要利用投资、文化、贸易、捐赠、威逼方式以及利用驻外机

构、社团甚至个人的运作等包罗万象的手段，以“影响有影响力的

人”。 由于中国是如此深度地融入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
西方很容易受到这种压力。 文章认为，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第

一步，是西方要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应对中国的“锐实力”。 参见：
“Ｓｈａｒｐ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Ｄｅｃ． １６ｔｈ－２２ｎｄ，２０１７，ｐ．９，ｐｐ．１７－１９。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太平洋学报　 第 ２６ 卷

从发展情势看，中美两国两种社会制度并

驾齐行和相互竞争的态势一时很难改观，“华盛

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美国模式”与“中国模

式”也各有长处并相互较劲，这也构成了中美之

间难以绕过的结构性矛盾。 一直以来，在竞争

的价值取向上，“西方强调竞争是对对手势力的

绝对削弱，己方力量与对方力量难以实现并

存。 ……中国强调和谐，对于对手一般采取共

存的政治策略而非绝对清剿。”当然，中国看重

和谐相处，并不意味着中国会无视美国所带来

的挑战。 中国一方面会吸取冷战时美苏各自高

举意识形态旗帜进行的针锋相对、你死我活争

斗所带来的深刻教训，寻求同美国不冲突不对

抗；另一方面又会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任何侵蚀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行径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坚决维护国家政治

安全。 不过，“就发展趋势来看，中美意识形态

斗争将更多体现在国际秩序的竞争中。”①显然，
斗争领域的转移并不会改变斗争背后的本质，
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中“针尖对麦芒”的态势还

将以各种形式展开并将继续进行下去。

３．３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方向：“谁来牵牛鼻子”

在当前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没有

一个权威的世界政府来负责统一谋划、统一协

调、统一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所以存在一个

重要问题，就是谁来主导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或

者谁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占据主导地位。 第

一，尽管联合国被誉为“全球公共事务管理的核

心”②，具有全球性权威和多重功能，但在许多重

大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却作用有限，只能依赖大

国协调来发挥作用；而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经
常绕过联合国单独采取行动，使得联合国的作

用和威信大打折扣。 显然，联合国及其他国际

组织无法胜任主导全球治理的重任。 第二，中
美两国在经济、金融、贸易等领域不同程度地存

在着战略主导权或主动权的竞争，谁也不愿在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受限或受制于对方，尤其

是美国在早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占据主导地

位，不会拱手让出现有国际体系霸权，更不会轻

易放弃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导权。 虽然中国

在不同场合明确声明中国的发展不是也不会挑

战现有国际秩序，不否认也不试图取代美国在

全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但是美国对中国崛起

依然充满了警惕和戒备之心。 美国著名中国问

题专家何汉理（Ｈａｒｒｙ Ｈａｒｄｉｎｇ）对中国崛起表示

了担忧，他质疑美国的中国政策已失败，认为中

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动创立亚投行等举

措，实际上就是在“另起炉灶” 并挑战美国权

威。③ 奥巴马总统曾明确声称，“美国不能让中

国这样的国家制定全球贸易规则，而应由美国

来制定规则。” ④这就揭示了美国不会轻易放下

霸权的思想与逻辑。 第三，中国的崛起，在某种

意义上打乱了美国的全球霸权梦想。 虽然中国

的抱负不在于全球霸权，正如邓小平早就明确

指出的，“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盛起来也永

远不称霸，永远不做侵略、干涉、控制、威胁、颠
覆其他国家的超级大国。”⑤但是，无意谋求霸权

不等于不谋求合理的国际权力。 习近平强调，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

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⑥ 也就是说，中国参与全

球治理以及治理体系变革要与中国自身发展相

统一。 依照这样的诉求，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中，中国首先反对霸权主义，“虽不争霸但可反

霸”⑦。 再进一步，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上

追求的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

方向发展”“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刘建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国际秩序博弈”，《美国

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１０ 页。
赵黎青：“全球化、非政府组织、联合国与全球治理”，《中

国与世界》，２０１２ 年第 ８ 期，第 １５ 页。
Ｈａｒｒｙ Ｈａｒｄｉｎｇ， “Ｈａｓ ＵＳ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ｈｅ Ｗａｓｈ⁃

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３（Ｆａｌｌ ２０１５）， ｐ．９８．
苏晓晖：“中国相信开放合作是主流”，《人民日报（海外

版）》，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８ 日。
《邓小平年谱》 （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４２７ 页。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

利条件”，《人民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李晓、李俊久：“美国的霸权地位评估和新兴大国的应

对”，《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第 １４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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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更大贡献”，①这种追求与美国也是有矛

盾的。

四、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与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良性互动

　 　 推进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变革需要大国合

作，尤其是中美合作。 然而，随着中美实力与地

位的变化，中美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关键拐点，
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与此

同时，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正成为中美竞争与合

作的越来越重要的领域，两国如果恶性竞争，必
定走向全面对抗；如果合作共进，无疑会有利于

双边关系健康发展。 中美关系与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已经成为深度关联、相互作用的两个事物。
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其建构

将有利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推进；同时，中美

两国如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上开展合作，必
将有助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

４．１　 把握好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大方向

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在于中美

关系，而中美关系发展大方向与未来前景在于

开辟“一条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

之路”。② 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是“不冲突不对

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三层内涵是统一整

体：其一，不冲突不对抗是前提基础。 中美各自

特质和利益追求迥然有别，两国应在敏感问题

上妥善管控分歧，努力确保不冲突不对抗，竭力

避免两国关系因具体问题而失控。 只有在此基

础上才能实现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 其二，相
互尊重是基本要求。 一方面，两国要相互尊重

对方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发展道路

和核心利益等。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累积并增

强互信。 另一方面，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理

解对方在内政与外交上的合理作为，不能凡事

带着褊狭的目光来审视对方的政策和行为。 只

有这样，才能促进有效合作。 其三，合作共赢是

目标。 当前，中美都面临发展机遇和挑战，同时

也对世界和平与稳定负有重大责任，无论是相

互间贸易和汇率等问题上的分歧，还是在气候

变化、核扩散、跨国犯罪等全球问题上面临的挑

战，只有合作才能共赢。 澳大利亚知名学者

休·怀特（Ｈｕｇｈ Ｗｈｉｔｅ）认为，面对崛起的中国，
美国与中国合作是理性选择，“共同分享权力将

是一种双赢战略” 。③ 另一位知名学者大卫·
兰普顿（Ｄａｖｉｄ Ｍ． Ｌａｍｐｔｏｎ）认为，中美以合作的

姿态理解对方并调整自己的政策是必要的，中
美两国“和解与妥协是大方向” ④。 中美建构新

型大国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也有利于全球治理的顺利进行。 习近平指出：
“实现中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⑤中美作为世界

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加强合作与协调，将为维

护一个增长、开放、普惠的国际经济体系提供

“双引擎”；作为两大战略力量，加强包容和互

信，将是建设一个均衡、稳定、有效的国际安全

体系，尤其是亚太安全体系的基础；作为两大治

理力量加强协同和创新，将为全球治理体系提

供更多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⑥ 习近平指出：
“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

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⑦因此，把握好中美新型

大国关系的大方向，这是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

系建构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之间良性互动的前

提基础。

４．２　 全面进行全球治理合作并妥善处理中美分歧

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彼此之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

事业”，《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９ 日。
赵成：“习近平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

伦”，《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Ｈｕｇｈ Ｗｈｉｔ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ｏｉｃｅ： Ｗｈｙ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ｈａｒｅ Ｐｏｗ⁃

ｅｒ，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Ｂｌａｃｋ Ｉｎｃ．， ２０１３， ｐ．１０４．
Ｄａｖｉｄ Ｍ． Ｌａｍｐｔｏｎ， “Ａ Ｔｉｐｐ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Ｕ．Ｓ．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Ｕｐｏｎ ＵＳ”， ｉｎ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ｓｃ⁃
ｎｐｍ．ｏｒｇ ／ ｂｌｏｇ ／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１１．

杜尚泽、李博雅：“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人
民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６ 日。

陈东晓：“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助国际关系稳定”，《人民

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３ 日。
杜尚泽、章念生、高石：“习近平同特朗普开始举行中美元

首会晤”，《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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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联日趋紧密，既共享机遇也共担风险。
然而，现代社会的全球治理，有赖于各国尤其是

大国的参与和合作，但合作的动力主要源于国

家利益驱动。 一些美国学者如凯瑟琳·韦弗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Ｗｅａｖｅｒ）宣称，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

目的，就是要通过重新强化战略参与，重塑美国

影响力，“阻止衰落，维系霸权”。① 美国国会也

常常出于美国单边利益，“拒绝批准白宫参与的

多边条约及承诺，否定可能对其权力优势造成

削弱的国际机制的任何改革。”②显然，一个国家

“单方面所作的决定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连锁反

应，而这些决定却不一定受到其他国家的支

持。” ③因此，全球治理合作非常必要，并且合作

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集体面临挑战性

问题的情况下，最好的应对是合作；其次，管控

国家间当前及预期的各种分歧，最好的方法是

合作；再次，展望未来，推进国家与全球可持续

共同发展，最好的路径还是合作。 正如基辛格

指出的，“中美可以共同合作来应对挑战”“新兴

大国和原来的大国可以建立一种新型关系，以
合作和伙伴关系为基础。 ……我认为这是唯一

现实的选择。”④中美结束对抗状态以来，两国关

系虽然历经风雨，但都始终坚持了双边和多边

合作大方向，给两国和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实

际利益。 尽管中美都对对方的外交、贸易、产
业、金融等政策抱有疑虑，但双方的确存在重大

合作利益，全球安全与经济治理也得益于中美

合作。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
沃尔夫（Ｍａｒｔｉｎ Ｗｏｌｆ）认为，“我们世界的未来取

决于美中关系”“我们并不稳固的世界经济最难

以承受的就是美中之间爆发贸易战。”⑤由于中

美保持合作对双方利益和全球治理影响巨大，
习近平在与特朗普首次会晤时指出，“要妥善处

理敏感问题，建设性管控分歧” “合作是中美唯

一正确的选择，我们两国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

合作伙伴。”⑥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领域很

多，如全球气候治理，中美曾一度在治理目标与

治理责任问题上分歧较大，经过不断互动磨合，
两国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达成《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等系列协议后，又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共同率先批准

《巴黎协定》法律文书，成为中美两国合作共赢

与共同推动全球治理良性互动的典型案例。 当

然，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不会掩盖也不能掩盖中

美之间的分歧，有些分歧与问题一时无法解决，
必须妥善管控，把分歧扩大化并不符合两国利

益，让分歧扩大化只会让双方走向对抗与冲突。
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杰弗里·
贝德（Ｊｅｆｆｒｅｙ Ａ． Ｂａｄｅｒ）认为，美国不能用两国间

实力不断接近的视角来处理中美双边关系，美
国对中国崛起的过激反应会导致两国陷入长期

敌对，而极端解决办法往往是错误解决办法；两
国因利益分歧而恶化关系是美国建立在完全不

考虑对方对世界的看法、不去理解对方的利益

所在的一种狭隘判断，是一种非常懒惰的思维

方式，中美之间真正需要的是一条中间道路；美
中应首先承认现实，然后共同寻求如何容纳

彼此。⑦

４．３　 警惕可能的第三方因素干扰

中美两国都是世界性大国，两国无论在相

互关系还是全球治理中，都应承认这样的事实：
“一方不可能主导另一方，两者之间发生冲突将

会竭尽双方的社会资源并危及世界和平。”⑧但

是，双方的这种认知并不代表第三方因素也会

０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Ｗｅａｖｅ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Ｕ．Ｓ．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２０３０， Ｊｕｌ． ２７，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ｇｔ２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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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ｉｎ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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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ｅｗ ｏｆ Ｕ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ｒｉｅｆ， Ｆｅｂ．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ｎｌｅｙ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ａｂ ／ ＰａｔｒｉｃｋＰＡＢ２１０．ｐｄｆ．

［美］斯科特·巴雷特著，黄智虎译：《合作的动力：为何

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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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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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进这样的逻辑。 所谓第三方因素，“就是中美

两国各自同第三国或地区的关系和行为会成为

影响中美两国关系的问题”。 第三方因素是把

“双刃剑”，既有可能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全

球治理及治理体系变革产生促进或调解作用，
也有可能利用中美两国复杂关系从中渔利，甚
至可能诱使美国借机产生错误行为冲动，从而

破坏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建构，损害全球治理合

作及治理体系的变革。 兰普顿认为，第三方因

素卷入中美关系后，两国关系的不稳定性将随

之增加，错误知觉与战略误判的可能性也会增

加，战略互信减弱，中美关系的冲突风险将随之

升高。① 尤其是作为美国盟国的第三方，会把不

断试探盟约有效性当做捆绑美国，使其保证坚

定支持自己的策略，美国因此可能“被迫迁就这

些愈发难以控制的第三方”②，从而不得不因第

三方因素增强与中国对抗的力度。 例如，日本

是美国盟国，而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和历史

问题等方面有矛盾，美国有利用日本制衡中国

的心态，日本也有利用美国牵制中国的想法，这
些均不利于中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和在全球治

理中开展密切合作。 又如朝核问题，相关方无

论单方面采取何种政策或行动，几乎每次都会

损害到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信任与合作，成为

全球安全治理的一个棘手难题，而朝核问题衍

生出来的“萨德”问题，也大大损害了中美在东

北亚安全上的互信关系。 再如恐怖主义问题，
这是一个全球治理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中美两

国和全世界都深受其害，中美在反恐方面一直

有合作关系，但美国常常明里暗里采取双重反

恐标准，从而影响到中美共同反恐合作与全球

反恐治理。

４．４　 积极推进治理合作机制建设

无论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还是全球

治理及治理体系变革，最终的核心问题在于如

何提供以及提供什么样的稳定的公共产品。 公

共产品是指“能以零边际成本给所有社会成员

提供同等数量的物品”③，内容主要包括全球公

域管理、国际安全、稳定繁荣等，这是国家发展

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的目的

所在。 然而，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公共

产品的供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

题，甚至美国这样的大国也不可能完全单方面

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由于公共产品的供给阻力

与供给动力同时存在，需要以规则为基础的机

制来约束和推进。 斯科特 · 巴雷 特 （ Ｓｃｏｔｔ
Ｂａｒｒｅｔｔ）指出，“公共产品的供应动机并不是完

全固定的，规则可以对他们进行塑造和重新定

向。”④事实上，这正是规则的本质内涵，也是规

则的重要性所在。 在没有“超国家”的世界政府

存在的情况下，全球治理的唯一选择实际上就

是机制性国际合作，美国也不例外。 美国知名

学者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认为，“在那些

只有通过国际集体行动才能取得美国想要得到

的结果的领域，我们的力量确实是有限的，美国

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⑤在国家间直接合作之

外，国际组织也承担了大量国际合作与全球治

理事务，但与国家间以利益为纽带的直接合作

所不同的是，国际组织更多地以规则作为“绑在

其背后的推手”来处理问题。 从历史经验和现

实看，全球治理一靠大国、二靠平台、三靠规则，
其中规则是合作机制的重要保障。 美国历史上

曾有过“孤立主义”，不愿卷入国际事务也不愿

参与基于制度的全球治理机制，直至今天，这种

思潮仍不时泛起并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与行

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宣布退出 ＴＰＰ 和《巴
黎协定》等事例表明，“孤立主义”在美国并未远

去。 然而，美国社会主流仍是支持自由开放的，
美国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性人物约翰·伊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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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丹尼斯·Ｃ·缪勒著，杨春学等译：《公共选择》，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１５ 页。

［美］斯科特·巴雷特著，黄智虎译：《合作的动力：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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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Ｇ．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认为，维护美国霸权与

美国参与全球治理在利益上是一致的，他认为，
美国推动建立并主导的国际制度为全球治理提

供了重要基础，如果美国能够持续为国际社会

提供秩序等公共产品，它将继续拥有影响国际

规则的权力，美国霸权与全球治理是共生的。①

面对治理难题与合作障碍，中美需要强化包括

其他国家在内的机制性合作，“需要以多元主义

的世界观、以伙伴关系的思维方式、以参与治理

过程的实践活动建构起一种真正的全球身份认

同”②，以规则形式塑造并确立合作治理身份，促
成有效的双边及多边治理合作机制。 中美关系

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发展，已渐渐形成了从官方

到民间的各层级交流对话机制，从 １９７９ 年 １
月 １ 日建交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中美共建立了

１０２ 个对话合作机制。”③２０１７ 年 ４ 月习近平主

席访美期间，中美又新建立了“外交安全对话、
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

文对话 ４ 个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④。 中美还在

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进行合作，并将“加强在

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

内的沟通和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
荣。”⑤中美各类合作机制的不断深入发展与完

善，缓解了相互利益摩擦，降低了彼此意见分

歧，增强了共同合作互信，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在

合作基础上形成全球治理的长效机制。

五、结　 语

面对国际纷繁多变的复杂局势和国内“两
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国需要持续建构良好

的对外关系，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明确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建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⑥在建构好中美新型大

国关系的同时，也需要将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

和原则运用于同其他大国的关系中，并以“相互

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

念指导同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中国将“推动构筑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

系框架，着力营造睦邻互信、共同发展的周边环

境，全面提升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水平”⑦，在致

力于发展自身的同时，也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促
进全球治理。 目前，中国已与全球 ８０ 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其中，
与欧盟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

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
中欧双方迄今已建立 ７０ 多个磋商和对话机制，
自 １９９８ 年起，中国欧盟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是

双方最高级别的政治对话机制；⑧中国与俄罗斯

建立了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

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
双方已经建立 ２６ 对友好省州和 １０１ 对友好城

市、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⑨中国和印度也建立

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

在“金砖国家”“基础四国”、多哈回合谈判中保

持密切沟通与配合。

中国积极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与推动全球治

理的努力与实践，促使自己越来越走向世界舞

台的聚光灯下。 中国应当更加谨慎地评估面临

的国内外环境与挑战。 在英国脱欧、特朗普入

主白宫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刺激下，逆全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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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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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政治保守主义等浪潮也在

全球各地泛起，世界对中国引领全球化和贸易

自由化寄予了更大希望。 美国著名政论家法里

德·扎卡利亚（Ｆａｒｅｅｄ Ｚａｋａｒｉａ）在《华盛顿邮报》
撰文指出，中国软硬实力的发展与外交上的风

生水起，美国在领导世界 ７５ 年后，如今“特朗普

准备把世界领导权交给中国”①，这可能是对美

国失去全球霸权担心的诫勉之言，但也确实反

映了美国舆论的某些倾向。 然而，中国在发展

方面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处于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自身还有很多重

大问题需要去努力解决，既不能过度自谦，也不

能过度自信。 中国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新

型国际关系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一方面是出于

自身利益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全球治理的责

任和义务，而不是要颠覆现有治理体系并取代美

国领导世界。 而且，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

大国，其在政治、经济、军事、体制及全球同盟体

系等方面的实力依然超群。 因而，中国在建构合

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及参与全球治理体

系变革过程中，需要仔细评估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既要奋发有为，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

编辑　 李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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